
有體必有用嘛。這個道的體就有一個大用，即是世界。這個真如體既然是有，它

所呈現出來的用是什麼？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佛、極樂世界等

等，都是這個真如體所呈現出來的大用。如此，一件事物有體有用，如果你接受了。

既然有體就必有用，好了，真如體本來是人人共有的，是不是？你是真如所現出來的

用，我又是真如所現出來的用，那隻魔鬼又是真如所現出來的用，是不是？

釋迦牟尼都是由真如所現出來的用，真如所現出來的用是古靈精怪，種種式式。

但魔鬼又是同一個實質，真如的，佛亦是那一個真如為體的，是不是？如此，魔鬼和

佛之所以不同者，就是用方面的不同，不是體方面的不同。這個體便是有的了，這個

體是否我們能夠把捉得到的呢？可否 catch 得到那個體呢？換言之，可否洞察得到的

呢？佛家的答案是可以洞察得到的。如何可以洞察得到呢？即是可以 catch 到的，把

捉到的。

當你見道的時候，就把捉得到那個體。這個體就是將來你成佛的時候，你把捉得

清清楚楚的時候，那個便是你的法身。因為這個真如體能夠呈現出一個釋迦牟尼，又

能夠呈現出一個阿彌陀佛，乃至到呈現出八十萬無量無邊諸佛，但亦可以呈現出無量

無邊魔鬼。佛亦以真如為他的體，魔鬼都以真如為他的體。而當阿羅漢入涅槃的時

候，不過所謂涅槃者，其實質便是真如。他把捉到真如的時候的那種狀態，他稱之為

無餘涅槃而已。一種狀態，一種 state 來的。如此，有體有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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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回三身，三身是指佛有三個身。佛的體是什麼？請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吧，好

不好？佛的實質是什麼？體，真如，是不是？這個真如，就世界來說便稱作真如，就

你和我一起來說便稱之作真如，公共的。但就釋迦牟尼來說便稱作釋迦牟尼的法身，

是不是？這便是一個身。世界上有體就必有用，是不是？釋迦牟尼的真如體現出什麼

用呢？ 現出的八個識便是他的用，他現出的第八識便是他的用。真如為體，第八識

為用，是不是？體用是重重的，你相信不？體、用，不能說這個是絕對的體，那個是

絕對的用，不是這樣。如何呢？

我們講講這個世界，就科學家來說，電子和質子為體，是不是？由電子、質子所

結合而成的原子便是用。原子又是體，由原子而團結而成為的分子便是用。分子是

體，由分子一堆而變成一件、二件東西，這些是用，分子是體了。這些一塊、二塊鐵

是體，由鐵做成汽車、做成大炮，這些是用了。大炮那些炮彈鐵是體，「轟」發射出

來可以打死人，那些又是用了。體用重重，體用，一體一用，體用重重。

如此，真如為體，每一個眾生，無量那麼多眾生，無量那麼多的第八識為用。每

一個眾生來看，第八識為體，第八識裏面所含藏的種子為用。有漏種子、無漏種子。

有漏種子便是有漏的用，無漏種子便是無漏的用。種子之中，種子為體，它現出來那

些現行的現象為用，如是者一路體用重重。就一個佛來說，他的真如體，他的自性身

為體，他所呈現出來的第八識為用。而他的第八識變現出什麼？變現出山河大地那個

報土，又變現出一個報身。這即是報身為用，是不是？他的法身為體，他所證的真如

法身為體，他所顯現的那個報身為用，一體一用而已。即體即用，體與用是不能分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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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是不是？體者用之體，用者體的用嘛。如此便是一身了。

報身和法身實在只得一身，化身又如何？因為眾生是蠢材，又沒有智慧，又做了

惡的行為，他是幾乎弄至見不到報身的。他可憐此種人，由報身佛裏面起了一種慈悲

心，於是有一種加持力，令到那些眾生，那些有善根成熟的眾生，受了他這種加被力

的影響，他的成所作智之加被力的影響，見到有一個佛在那處，見到一個釋迦牟尼在

那處。原來這個是假東西，假東西，是一些眾生自己變出來的，佛只是一種加持力而

已。其實只是一種加持力，所謂加持力就是那個報身的用而已，即是報身來的。不過

報身即是法身，化身即是報身，三身原來就是一身。是不是？所以你一懂得種子學

說，解《六祖壇經》便很容易。

同學：「羅先生，真如是否即是心？」

教授：「不是。心有兩種解法，心普通只有兩種。如要多說也可解作很多，講夠三

種、四種都可以。第一種普通解就是我們的分別心，我們(分別心的)活動，

『這個是咪(咪高峰)，那些是錄音帶。』把事物分別，這些是什麼？那些是什

麼？普通的分別作用，分別心。又是心，你們所謂的心，普通是指這一種，

是不是？第二種心是什麼？第八識，集起心，能夠集合很多種子，生起很多

現行的東西，集起心。在印度大乘佛教裏面只是講這兩種心，大小乘是這兩

種。中國人多了一種，名為真常心。天台宗、華嚴宗那些有一個真常心，它

把真如稱作心，也謂之心，這個是中國人的講法。印度人…」

同學：「這個真常心即是真如？」

教授：「是的，真，真的心。它說這些是假心，分別心就因為是假的，這個才是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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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此即是『真』；『常』即不變的。真常心即是真…，『真』者不假，就

即是真如的『真』字。『如』即是常常如此，即是常。『常』者恆常不變。

他即是把『真如』二字改為『真常』。

同學：「所謂萬法唯心的『心』，是否即是真如心？萬法唯心…」

教授：「亦可以。真如心亦可以，集起心又可以，分別心都通的。『萬法』，一切東

西，都不過是相分、見分而已。最究極就是你說它是集起心，因為依著印度

的說法。萬法唯心，這個娑婆世界其實是這個娑婆世界的眾生之第八識共變

的。集起心，不講真常心，因為真常心是不好說的，要講是很麻煩的。何解

呢？真常心是你說不出的，是不是？你講真如，最吃虧是講真如，『你見過

不？』是不是？很難講的。」

同學：「這四句偈是如來佛說的，『如者不變，來者隨緣，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』。

這個『如者』即是羅教授你剛才講的真如，是不是？」

教授：「是的。真如，是的。」

同學：「這樣隨緣的這個緣是否一個 function？緣，這個本身在這四句偈中是否一

個 function？」

教授：「關於『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』，這個是華嚴宗家的講法了。他說真如是不變

的，常嘛。但真如可以為緣而生起萬法，所以此種說法便稱為真如緣起論。

雖然真如是遇緣而變出萬法，但它的本質沒有變；雖然本質沒有變，但它隨

緣而現出種種東西，此謂之『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』。這是華嚴宗的說

法。」

同學：「它這個解法和講真如本身不變，有沒有衝突呢？」

教授：「有很多人說它衝突，其實這是找來爭論而已。它就著質來說便是不變，真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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恆常不亦是就著…」

同學：「它隨著你的緣來變，…」

教授：「是的。」

同學：「…它永遠都沒有變。」

教授：「隨緣來變是指用變嘛，隨緣是用嘛，不變是體嘛。這些人總是把它體用分

開，這便矛盾了。」

同學：「佛經裏面時時講心和講性，自性，心和性。心和性是二或是不二呢？」

教授：「『性』者是體，『心』是用，你說是二或是不二？」

同學：「二。」

教授：「嗄？」

同學：「二。」

教授：「但又可說是不二。」

同學：「體用又如一。」

教授：「嗄？」

同學：「體用又等於一。然則你說…」

教授：「如果體用分說就是二。」

同學：「體用合一是一。」

教授：「體用，你說體即用之體，用即體之用，就是一。所以合而說之，你最好說是

非一非二。」

同學：「亦一亦二。」

教授：「非一非二是小過失，即一即二則很難說，是不是？何解？因為說『即』即是

肯定，是不是？一肯定的東西便很多葛藤了。非一非二則很容易講，『為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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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一？』這個是體，那個是用嘛。體歸體，用歸用，怎會是一呢？這便通

了。非二又如何？體是用之體，用是體之用，體用不離，這便是非二。所以

佛家，尤其是龍樹菩薩用『非』字，他不用『即』。」

同學：「有時我又聽到，心，他講的心就是非常，是無常的；性就是有常的，所以心

和性是不同的，這是第一。第二是達摩祖師說的，『明心然後見性，心不明

則性不見。』這就是二。」

教授：「達摩祖師在那一處說這一句話呢？」

同學：「『明心平息萬言，明心見性。』」

教授：「你要查一查《達摩傳》裏面有沒有這一句話？」

同學：「我看過的。」

教授：「你看那一本書？現在所根據講達摩的事蹟就有兩本書，一本是《寶林傳》，

《寶林傳》是唐朝的人偽做的。一本是道宣法師做的《菩提達摩傳》，在

《續高僧傳》裏面有的，最可靠是這一本。你說達摩有沒有如此說呢，你要

看那本《續高僧傳》裏面有沒有這樣講？我知道達摩並不是如現在禪宗的人

講得那麼神奇的，而是一個很老實的、修禪定的人。

他曾經有這一件故事，有一位叫慧可，現在的人說他是禪宗在東土的第二祖。當

時逃避兵亂的時候，被賊人斬斷了手臂，他如此辛苦也去求道。而當時剛剛菩提達摩

在嵩山旁邊有一個少室山，在那處的一個石壁前面，天天坐在石壁前面，對著石壁入

定。達摩為何會走到那處呢？原來據《達摩傳》云，他在廣州，從印度來華於廣州登

陸。 所以廣州有一處地方名為西來初地，我在此處住過，達摩西來最初在那處登

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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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來了，當時的皇帝梁武帝是最信佛的。廣州的行政官，廣州刺史聽到有一位高

僧到來，馬上奏知梁武帝。而梁武帝使人送他去金陵，在金陵和梁武帝談論之間，意

見不合。至於如何不合呢？據聞是這樣，他(梁武帝)說：『我度了那麼多僧，建那麼

多塔廟，有什麼功德呢？』他(達摩)說：『全無功德。』據說如此。但這幾句是否達

摩(說的)？似乎達摩的傳並沒有講，《寶林傳》就有講。

我不信《寶林傳》的。我有一篇文章在《新亞學報》發表，題為〈六祖壇經管

見〉，我否定了七佛偈，否定了《寶林傳》。《寶林傳》是沒有人信的，現在只有那

些不講考據，不講文獻的人才講，相信《寶林傳》。沒有人相信，學者並不相信。

說他想在梁武帝那處也不是辦法，於是離開去了北方的北魏，在北魏亦沒有什麼

人特別看得起他。他於是住在少室山的少林寺，天天在入定。當時因為世界亂，那位

慧可禪師，又稱神光慧可，冒著他的傷，傷口還未癒。當時還在下雪，走到達摩祖師

後面站著，想等著他出定問法。很久還未出定，雪深近尺，達摩祖師然後才轉頭問

他。這個是事實，《達摩傳》說的。

他說：『你來要求什麼？』

慧可於是說：『我來是想求安心，我發覺我的心不安。』

於是達摩說：『把心拿來，我為你安。』

於是他(慧可)說：『覓心了不可得。』他說我去找心，找來找去都找不到何謂之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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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摩：『我不是已跟你安了嗎？』有這麼的一回事。

後來慧可去弘法，他弘法之後，被一個縣官說他妖言惑眾，硬把他殺死了。他如

何傳給誰人？慧可、僧璨是如何傳法，這些都是後來的人點點染染，添油添醬的。所

以我對這件事，與文獻有關，我是不接受的。不過禪宗的講法，我是接受至六祖為止

的，六祖是好的。這樣…，你剛才講的那個是什麼？所謂心和性達摩是否這樣說呢？

即是 nature 這個字是體，nature或 substance，體質謂之『性』。『心』者是指那

種集起的作用和分別的作用。」

好的，我們繼續吧，好嗎？要不要休息一會兒？

同學：「不如休息五分鐘。」

教授：「休息五分鐘吧。」

種子有兩類，一類是無漏種子，一類是有漏種子，已經講了。好了，第二，我講

種子的第二種分類。一種是名言種子，一種是業種子。名言種子的「名言」兩個字，

你現在不要去解釋它，一解釋它就講兩課也講不完。名言種子，你只可以它為一種被

動性的種子；業種子是主動性的種子。業是什麼呢？「業」翻譯為白話即是行為、做

作、action、behaviour——業。

現在先講名言種子，名言種子是那一類呢？我把名言種子給你數出來，就物質方

面有顏色，紅、黃、藍、白、黑這些顏色。顏色有顏色的種子，顏色的種子稱作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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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子。藍色有藍色的名言種子，白色有白色的名言種子，黑色有黑色的名言種子，有

時的種子是幾種名言種子五顏六色一起出現。這些稱作名言種子，顏色的種子是名言

種子——色。

聲，聲音的種子，do re me fa so 每一個音的種子，每一個音有它自己的種子，

這些種子是名言種子。有高、有低、有強、有弱，聲音的名言種子。香，有些檀香、

有些香水香、花香，每一種香的香都有它自己的種子，這些稱作名言種子，香的名言

種子。味，鹹、酸、苦、辣這些味，每一種味都有味的名言種子。觸，這些稱作硬、

那些稱作軟、那些稱作暖、那些稱作冷。這些稱作餓、那些稱作渴，觸覺所觸到的境

界，那些是觸的名言種子，每一種觸都有它的名言種子。即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五

種物質，這五種物質每一種又分很多類，每一類都有它自己的名言種子。

如此，物質有名言種子的了，我們的心靈呢？眼識有眼識的見分，有眼識的相

分；耳識有耳識的見分，耳識的相分。鼻識、舌識、身識都有鼻識、舌識、身識的見

分和相分。即是說前面的五個識，每個識的見分有每個識見分的名言種子，每一個識

的相分有每一個識相分的名言種子。

第六意識呢？第六意識的見分能夠思惟，想東西，應該第六意識亦有它的見分，

它的見分有它的見分之名言種子。第六意識，我們想的時候，有很多 idea，很多

concept。這一個二個 idea，一個二個 concept，都有它自己的種子，這些便稱為第

六意識相分的名言種子。第七末那識亦有見分、相分，第七末那識的見分，有第七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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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識見分的名言種子；第七末那識的相分，有第七末那識相分的名言種子。第八阿賴

耶識亦有見分、相分，第八阿賴耶識的相分是指什麼？無量無邊那麼多種子。它本身

是種子，就不用另外有種子的了。第六意識，它裏面的種子就變起山河大地那些實

質。那些山河大地的實質，不過是第八識的相分，作為實質而已。這些實質，這些山

河大地有山河大地的名言種子。電子、質子、每一顆微粒子都存在著，這些存在的東

西都有它的名言種子。

一切一切當它未現起的時候，便稱為種子；當它現起的時候，便稱為現行。這些

名言種子都是被動性的，為何是被動性？ 它的力量不是很強，自己不能起作用，一

定要靠另外一種東西刺激它、扶助它，它然後才起作用。好像一盤打字機，打字機的

字母不會自己打出來的，要你用另外一件東西牽引它，打下去然後它才彈出來的。這

些名言種子的勢力很弱，第一它的勢力弱，沒有一種刺激，沒有一種扶助的力，它不

能夠顯現的。

為何我們見不到極樂世界？我們有極樂世界的名言種子，但這種極樂世界的名言

種子要靠一種無漏的業力刺激它，它然後才出現。我們沒有了無漏的業力刺激它，所

以它便不能被見到，是這樣解的。所以你讀《維摩經》的時候，那些菩薩見到什麼國

土、報土出現，舍利弗那些是見不到的。何解？他刺激不起那些(種子)，因為他之無

漏勢力太弱了，刺激不起他的名言種子。這種被動性的名言種子為何勢力會那麼弱？

現在來一個譬喻，一個惡人是特別囉嗦(絮絮叨叨)，特別得人怕的，是不是？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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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動不動」(動輒)「撩打」(挑釁)，「動不動」和你打架，「動不動」拿刀拿鎗的，

你說是否得人怕？即是極惡、越惡的人表現出的力量就越「巴閉」(了不起)的，是不

是？是的，「巴閉」到會死是他的事，但他確是表現出來的時候是很「巴閉」的。即

是說，極惡的種子是很強的，是不是？它的主動性很強。他惡至打劫，惡至殺人，你

認為他強不強？越惡的就越強，沒那麼惡便沒有那麼強，是不是？即是說…。

名言種子為何那麼弱？因為它不是惡性的。譬如山河大地、地獄裏面如此污穢便

是惡了。惡什麼？苦而已。苦和惡不同，兩件事。人人都弄錯了，把苦樂二事弄錯為

善惡。善惡是指行為，是不是？苦樂是指那種狀態，是指感受。怎相同呢？所以名言

種子本身，記住，是無記的。善性、惡性、無記性，名言種子一定是無記的，無記性

的，不是善性的，不是惡性的。如果是善性的，它又會是強的。惡性的固然是強的，

善性的又強。善性的強如什麼？它總是不肯做壞事，一味要做好事，你說它強不強？

善性的亦是強，惡性的也強，只有那些不善不惡無記性的力量最弱。是不是？

譬如一個人，譬如你有一些小孩子，一個好孩子特別不肯做壞事的，見到人做壞

事他便走去糾正你的，是不是？強的。惡的孩子他就專門「拉人下水」(勉強人跟他

做壞事)的。又是強的。只有那些什麼？不善不惡的孩子像一團飯，惡的拉他他便走

去那邊，善的拉他他便走去善的那邊。很多這樣的人，最多的。不善不惡的，中庸、

中間性的人最多。

這些名言種子通通是中性的，無記性的。因為它是無記性的，所以它自己是不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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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的。要些什麼？靠那些善的種子刺激它，善的種子一刺激它，那些快樂幸福的名言

種子便爆發出來。那些惡的種子刺激它，就不能刺激起那些樂的，刺激那些苦的、悲

慘的那些名言種子，刺激起它。還有一個問題你會問，為何善的種子又不刺激出那些

苦的出來，又會刺激那些樂的？惡的種子為何它又不刺激出那些樂的？為何它要刺激

那些苦的？一會兒請你在我將近講完的時候，你才提出來問我，好不好？因為現在偏

離到這問題，又會不見了這部分的。

這些名言種子，一切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精神的，物質的，那些無記性的，無

記的種子，通通稱作名言種子。勢力很弱的，要一種善的、惡的力量來到刺激起它，

然後才能夠起。即如一團飯的小孩子，讓一個好的人帶他，他會變好人，起好的作

用；壞的人帶他，他便會起壞的作用。鄉村的父老，那些稱作什麼？那些稱作「西南

二伯父」(假好人)，是不是？

他人兩兄弟爭家產，某甲為兄欺侮弟弟，兄長說：「你支持我吧，父老。」

他說：「你也是對的。」

弟弟說：「哥哥欺侮我，很慘。我要如何如何。」

他又說：「你也是對的。」

兩個都是對的那種，「西南二伯父」的那種人，那種人是最沒用的，那種人是無

記性的。一個人要善惡分明才對，是不是？好人你又說他好，壞人你也說他好，怎可

以呢。無記性的種子，所有名言種子都是無記性的，一定要有扶助之力的。明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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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藏滿無量無邊那麼多的名言種子，有些是變地獄的名言

種子，有些是變天堂的名言種子，有些是成佛的名言種子，有些是做魔鬼的名言種

子，排滿其中。要靠什麼？靠另外一種善的力量做助緣，這種善的力量是什麼？善的

業。一做了善的業，這種善的業馬上熏，好像香煙一樣熏了進去，好像電腦一樣把資

料打進去。打進阿賴耶識裏面，刺激起那些什麼？成佛、生天那些名言種子。

你作惡無所不為，這每一種業便走進去刺激起什麼？那些落地獄、做畜生那些名

言種子。要靠這種業力。業又如何？業都有三種。名言種子只有無記的，業有業種子

的，業的種子又如何呢？業的種子不是只有無記，三種都有，一、善性的，例如什

麼？救人、做好事那些善性的業種子。第二種是惡性的業種子，殺人放火、無所不為

的那些行為；偷雞摸狗那些惡性的業種子。還有一種是無記性的，「無所謂的，他兩

夫妻吵架，那一個對都好，算了。」有兩兄弟爭產，「都是兄弟，不用理那麼多。」

各有各對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不要理那麼多。業，也有這種業。這種業是最

壞的，是非不分明，胡胡塗塗，是不是？業的種子有三種，善的、惡的、無記的，三

種。

好了，那一種強呢？你回答我。越善就越強，越惡就越強，是不是？少少善就弱

一點，是不是？少少惡又比較大惡弱一點。這即是說善性的業種子和惡性的業種子是

最強的、激烈的。那些無記的業種子是不起作用的，那些根本是「爛泥扶不上壁」

(朽木不可雕)的，無用的扶也扶不起的。所以無記性的名言(業)種子，是無用的，記

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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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是說如果你要受果報，你要善的業種子令你受果報，惡的業種子令你受果報；

無記的業種子根本就不會令你(受)報。譬如現在父親給我一筆遺產，我全部用作建一

間醫院，將來服務貧民的。我做了一連串的業，善的業種子。這種是很強的，是不

是？越強就越影響大。如果你說：「我現在鼻塞，撩一撩鼻子，我要挖挖它。」這些

都是業來的。你施捨你父親的遺產固然是業，挖挖鼻子又不是業嗎？這種挖挖鼻子的

業是什麼？善亦善不得出樣，惡亦不見惡了什麼，你自己挖挖鼻子而已，你又說它

惡？根本就是無記，沒有果報的。即是換言之，我搔搔癢、挖挖鼻子，這些是不產生

果報的。

凡產生果報的，第一一定是業種子，業種子之中一定是善的或是惡的，無記的業

種子不會受報的。所以，有一隻蟻在此處，你起了一個狠心來弄死它，你一定受果

報，這種是惡業。但你在走路，你也不知道的，剛剛有一堆螞蟻，你都「烏 sir sir」

(糊裡糊塗)一腳踏下去便踏死了幾十隻蟻，無果，不受果報的。為什麼？你踏下去，

你的業是無善性的，業並不是惡性的，無記性的又怎會引果報呢！所以有些人：「如

果我走那麼多路，踏死那麼多蟻，將來那得了！」這種人不通，無知識之過而已。無

記性的業種子又怎會受果報呢！所以學唯識是這方面好。

好了，即是說你想得果報，你一定做善或做惡，任何一種。無記性的業不受報。

這是業種子。還有，業種子是有三級的，我也給你們解說。不夠時間再算。何解？因

為很多人不明白業，以為只要一作業便會如此。做業有三部曲，業的第一部…。業是

什麼東西？業就是那五十一個心所裏面之遍行心所中的思心所來的。業的本質就是五

個遍行心所中，第六意識之五個遍行心所中的思心所來的。思心所一發動的時候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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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資料立刻打入第八識裏面，就成為業種子了。

不過，我想想也不可以嗎？是不是？想想都有罪？想想都不是好的了，壞事想想

都不會是好的。好事想想就會是好，壞事想想都不好。不過，想想就不會有大礙，不

會弄至受報應的，是不是？見到你的錢包那麼漂亮，你便說：「可惜我並不是賊，如

果我是賊，我便會偷了你的。」你實在沒有做，想想也不可以？不會受大報應。這種

最多只是做成你將來不好的性格，不會受報應的。受報應的，一定是三部曲做齊才受

報應的。將來你不用走去找法師問，亦不用找經，你聽完我的你自己便可以判斷，那

些受報應，那些不受報應。

凡是三部曲做完的，一定受報應；怎也受報應的，遲早而已。三部曲未完的，不

用理它，不怕的。第一、你已經思了。當我們的思起的時候，第一級稱作審慮思、第

二部曲稱作決定思、第三類稱作(發動思)。審慮思和決定思這兩類，我們稱之為意

業；發動思是身業和口業——業有三種。

好了，先講什麼是審慮思。「思」字並不是作思想解的，這個「思」字即是英文

的 will。我的意志，推動我要怎樣做，意志，意樂、意志。當我們的意志起的時候，

審度一下我應否這樣做呢？——「審」。「慮」，思慮一下。譬如，我隔壁有一個

人，他天天想修行。我們自己認識不多，好不好勸化他呢？在這個階段裏面，好不

好？審察一下，思慮一下，好不好做？審慮。這些是善的審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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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種，譬如這樣，我見到你的錢包，裏面有一些美鈔。好了，我正在沒有錢

花，我又如何「作」(取得)了你的呢？好不好「作」了它呢？如何「作」法呢？審慮

了。不受報應的，只是審慮是不受報應的。想想也不行嗎？如果這樣…。都是業，思

就是業來的，不過這些是意業。不要說是我講的，只有動機沒有實行，單有動機沒有

實行是不受報應的。好了，「我真的想殺了他。」想想而已，你沒有殺便沒有事，是

不是？是的，你想到去殺便是有問題了。但只是沒有動機…，如果你沒有動機，剛剛

你駕車非常小心，而那個人想自殺「轟」的撞過來。「真弊了，輾死了那人。」你受

不受報應？同樣不受報應。何解？沒有動機嘛，沒有審慮思，你並沒有「我想殺了

他。」他自己自殺撞過來，與人何關，是不是？明白嗎？

所以你說，輾死一個人你認為受不受報應？勘密一點，有一把尺為你量度，有沒

有動機？有沒有審慮？有沒有想過殺他？但殺了一隻蟻則不然，「我弄死你才好。」

這又不同了。一個小孩子見到一隻蝴蝶，小孩子是很殘忍的；「搣死它才好。」他有

罪，有審慮思他就受報。倒過來你駕車，輾死了一個百萬富翁，你無心輾他是不受報

應的，最多是發發惡夢而已。但這個小孩子殘忍起來，把蝴蝶的翼搣掉，他就會受報

應。

第一個意業，起審慮思。當這個審慮思一起的時候，立刻把一粒種子打進第八阿

賴耶識裏面，成為一個審慮思的種子。但這種子很弱，不能夠刺激起那些苦報、樂報

的，只有動機而已。第二部分強一點了，審慮了之後打了一粒種子進去，這種子再立

刻彈出來。彈出來的時候再思慮，「不是了，這件事都是非做不可。」——決定。譬

如你做好事，「我學識有限，但我先把他度了。」做一件好事，決定去做，不只審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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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見諸實行。

譬如我見到你想「作」了那些美鈔，剛才只是想想，現在是實行。偷你的美鈔或

如何打暈了你，去做了。未曾動手，只是決定，「非做不可。」——決定，決定思。

它又強一點。審慮思打進去，再打出來。打出來之後，一判斷便決定。決定思一打進

去，又成為了更強的種子。跟著又如何？強到極的時候，指揮嘴巴——發語。「發」

即是指發那個嘴巴，罵人了，做口業，做是非——發語。「動」即移動身體，例如去

殺人，去救人——「動身發語」。這個是第六意識的思心所，一動…。

-完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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